
夏日清凉说藿香
邱剑云

! ! ! !七月一放假就去
江苏某镇一位做中医
的亲戚家小住。进门
后便闻到一股香味，
一路嗅去，发觉这股
香气来自院墙之内。在墙
边的泥地上，种了一长溜
心脏形叶子的草本植物，
却是从未见过。坐定之后，
亲戚告我：这是藿香，因为
其叶酷似豆类而有香气。
藿香可以解热败火，市面
上卖的“藿香正气丸”就是
用它作主料制成的。

坐定之后，亲戚摘了
几片藿香叶子冲水泡茶，果
然是解渴爽口的清凉饮
料。以往只知夏日用薄荷
或佩兰泡茶解暑，曾在友
人家中尝试过几回。此时
才知还有藿香可供泡饮。
比较起来，薄荷香味太浓而

微带土气，佩兰香太幽而略
显平淡，藿香香居其中，不
浓不淡，似最宜正气清心。
话虽如此，但我的这位亲戚
种了这么多藿香，若只为泡
茶喝，如何消受得完？后来，
我才渐渐明白过来。
第二天，天大热，我又

美美地喝了几杯藿香茶，
不禁清香满口，凉意顿生，
亲戚见我如此，高兴地说：
“明早请你吃藿香饼。”

第三日早餐，藿香饼
一上桌，便有一股热热的香
气扑鼻而来。大小厚薄与煎
饼类似，只是油光可鉴之中
现出密密的芝麻粒。仔细一
看，那不是芝麻，而是斩碎
的叶子，咬下一尝，齿颊生
津，清香无比。
下一日中饭，饭碗递

到手上，首先便是鼻眼的
享受。主人说，这是藿香叶
挤汁兑水煮的饭。汁乃叶
之精华，其香其味自然又
比藿香饼进了一层。

饯行餐上，又大饱了
一回口福。吃的仍属藿香系
列，品名“油煎香叶卷”，据
称是当地饭店的特色食品。
食前，主人介绍制法，挑大
而齐整的藿香叶采下，洗
净后卷成筒状，里面放入
芝麻豆沙或竹笋肉丁作
馅，再放到菱粉糊里滚上
外层，然后入油锅煎炸，待
外层微现金黄且隐隐透出
绿意来，即可起锅上桌。其
香脆可口，皮薄馅足，可圈
可点。先吃甜的，后吃咸的，

佐以作料，更添风味。
大饱之后，居然

无师自通地发了一通
议论：我认为，做饼做
饭，薄荷、佩兰大概也

可以取藿香而代之，只有
这油煎香叶卷，非藿香莫
属，因为藿香的叶子足够
大也。主人道：说得有理。
为了让你经常有这样的享
受，带几棵藿香回去自种
如何？这一问，正中下怀。
当主人带我去院墙边

掘出藿香，小心翼翼包扎
根部的时候，我不免有点
担心：如果种不活，岂不辜
负了亲戚的一番美意。不
禁为它的成活担心。“你大
可放心，草根之物生命力
都很强。”
如今，几年过去了，藿

香们已在我家院子里长得
蓬蓬勃勃，为我们带来了
暑日的口福清凉，连小外
孙也好上了这一口。可惜
本人油煎香叶卷的手艺总
欠火候，所以还想再到亲
戚家去取一次经。

吴伟忠
踏上坦途

（本市路名）
昨日谜面：雁群飞来迟

（鞋名）
谜底：人字拖（注：雁群排
成“人字”；拖，迟延）

七十五岁学电脑 苏 秀

! ! ! !我学电脑，并非因为我要“与时俱进”，
也不是因为我多么要强，别人会的我也要
会。只因为我三十岁就患有哮喘，走不动路。
所以从年轻时起，我就没有逛商店的习惯。
另外，我也不喜欢打麻将，因为我不会算牌。
老伴过世后，我去了杭州女儿家。白天，女
儿、女婿都上班了。我一个人在家，总得找点
什么东西来玩儿。于是我选择了电脑。

我自小喜欢中国古典诗词，但很多都是
只记得其中的名句，不能整篇背诵。工作时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背这些。现在有时间
了，可以从头到尾在电脑上打出来。这样，一
来熟悉了键盘；二来熟悉了拼音字母；三来
熟悉了每一首名篇。当我一个字一个字在键
盘上敲出了杜甫的《兵车行》、白居易的《长
恨歌》或者李清照的《声声慢》时，我的快乐
不啻于逛街淘到了一件既便宜又时尚的衣

服!而且在敲击键盘时，有机会仔细去品味
这些名篇，每每会有新的感受和体验。

后来，我女儿退休，我们一起回到上海。
从网上看到很多老观众在怀念我们八十年
代译制的影片和我们这些配音演员。
为了回报他们，我就又开始往一些报
刊投稿了。

这才感到用电脑写作的种种便
利。你觉得这一段多余了，可以一键
抹去；若感到什么地方需要加一段，也可以
任意插到那里。把前面的挪到后面，或者把
后面的挪到前面，都轻而易举。
还有一点，就是快。不用邮寄，也不用找

人送。只要鼠标一点，稿子就发出去了。编辑
有意见，把修改后的稿子发还给我，我看后
再还给他，也都是瞬间的事。记得我的同事
尚华（《虎口脱险》配乐队指挥的）去世的那
天晚上，我一面不停地应答采访的电话，一
面在午夜前把悼念的文章写好发给《新民晚
报》，保证了第二天能及时见报。

除此之外，互联网也是万宝全书。不论
你想查哪部电影是哪年得的奖；还是
哪部片子的男女主角叫什么名字，也
都是举手之劳。

不仅如此，电脑为我的老年生
活，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使我可

以做到“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也使我
到了耄耋之年，还可以跟天南海北的朋友们
时刻在键盘上相聚 。因而心胸开阔，从来不
知道孤独、寂寞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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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弹词名家王柏荫先生今年
虚岁九十，实足八十九，“做九不
做十”，浙江和上海两地的有关
方面为此特地举行了两场祝贺
性的演出，一场在上海，一场在
杭州，时间都在今年六月初，演
的书目是《玉蜻蜓》和《白蛇传》，
是王柏荫的老师蒋月泉先生的代
表作，因此这两场演出也含有追
念老师之意。听说王柏荫两次只
上台与观众见了面，没有演。而把
舞台让给了他的学生、亲属、再传
弟子，也许还有友好等。戏曲艺术
家享有高龄，能引以为傲的并不
是他本人还有精力在台
上“拼老命”，而是眼看一
代一代的接班人在艺术
上传承有力；尤其是几个
更年轻的后起之秀“雏凤
清于老凤声”，在观众中建立了声
望，这才是最大的安慰。

这次庆典我虽未能躬逢其
盛，但承王柏荫先生不弃，给我
寄来一份画刊，我观赏好久，不
禁思绪万千。画刊翻开来，头两
页全是王柏荫的个人照，从青年
到老年，从“面如冠玉”到“白发

萧疏”，使人有
时光如电之叹。
但以我近年与
王柏荫有时晤
面得到的印象，
他的老年生活非常美满，加上
调养得宜，显得老而不衰。不信
请看画刊封面上所印的这一
张，据说是他八十五岁时拍的，
穿蓝条子“" 恤”，双臂环胸，一
副小青年的姿态。以前报纸上
报道某些有名望的老人，说他
还很健康，总少不了这 #个字：
“红光满面，神采奕奕”。现在搬

过来用于王柏荫，我认为
也是适合的。

翻下去，那几页的照
片记录了王柏荫艺术生
涯在各个时期的轨迹。其

中有两张我又为之低回不已，就
是蒋月泉先生纪念书坛生涯五
十年，王柏荫从杭州赶来，再度
与老师合作时拍的。据画刊上介
绍，王柏荫十八岁即拜蒋月泉为
师，以后与老师合作，在上世纪
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初，“蒋
王档”纵横书坛的锋芒是记忆犹

新的。我最早听
他们的书是在
$%&' 年秋凉之
际，他们这一帮
“七煞档”刚从无

锡小作休整后回上海，几家大书
场几乎都被他们“占领”了。我凭着
“记者”的身份去听书时常常从前
台钻到后台，与他们也就这样熟
悉起来。这一年的冬天上海评弹
界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到北京，我
是“随军记者”。有一天是到当时的
中央广播电台灌唱片，“蒋王档”合
唱的那支开篇《王贵与李香香》，我
坐在旁边听他们师徒唱了一遍又
一遍。直到互认满意方休。

再看下去，这两张照片我想
是左右王柏荫“命运”的。一张是
$%&$年上海评弹团成立，“七煞
档”首先参加并成为骨干。这张
照片上只拍了 $$个人，其实有
$(人，当时号称“$(勇士”。

另一张是王柏荫奉调支援
到浙江，上海评弹团全体演职人
员欢送时的合影。我说不清这是
五十年代的哪一年。但六十年代
初浙江曲艺团在上海西藏书场

演出，王柏荫是台柱。这一晚他
好像说的是一回现代书。我听了
大为惊异，几年不见，王柏荫的
说表竟如此精进，简直是“太老
师”周玉泉的风范。当时曾碰见
“蒋门小弟”潘闻荫，他也连声赞
叹“大师兄”说得好。

于是又想起 $%)*年苏州评
弹团来上海演出，也在西藏书
场，送客是周玉泉薛君亚合说
《玉蜻蜓》，我与唐大郎先生几乎
排日往听。散场时常能碰到蒋月
泉先生，他也赶来听书。一次他
对我说：“说书说书，其实话不是
要说得多，而是怎样才能说得
少。”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就
是要像周老先生那样出言吐语，
精练、含蓄、有深意，一句能顶好
几句。王柏荫曾长期受过周玉泉
的指点，请教我说得对吗？

时间过去了五六十年，当年
的“$(勇士”如今健在的只有王
柏荫和陈希安，原来都是“老搭
档”的“下手”。但他俩的“福气”
都比“上手”好。奥秘何在？不说
客观就说主观的原因之一，是心
态好，想得开，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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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十多年前我去巴黎旅游，在协和广场看到一座二十
多米高、由整块玫瑰色花岗石雕凿而成的金顶方尖碑。
当时我就想：这个古老而沉重的巨作是怎么建成的？
后来，我去了方尖碑的故乡———埃及。在盛产优质

花岗石的阿斯旺，我看到了一座平卧着的“未完成的方
尖碑”。这个毛坯碑长 +$米、重一千多吨，它本来应该
是世上最高的方尖碑，可制作时碑石的腰部出现了龟
裂，只能报废了。埃及导游告诉我们，他们的先祖在石
质山体上凿出一排排长沟，然后填放木柴用大火焚烧，
火熄灭后立即浇上水，让山石热胀冷缩
向纵深开裂……毛坯碑制成以后还要打
磨，并雕刻图案和文字。方尖碑完工后就
装上大型平底驳船，在尼罗河上顺流而
下，送到千百里之外的目的地。最后还要
建造巨型塔门，让它稳稳地竖立在基座
之上。看来建立一座方尖碑所耗费的智
力、人力、物力和时日真是难以想象呀！
有一首歌写得好：“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其实，一座座方尖碑就是一首首赞歌，它
们歌颂了古埃及人在力学、建筑学和美
学等方面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那么，三四千年前的法老王为什么

都喜欢建造方尖碑呢？难道真是为了奉
祀太阳神吗？在古城卢克索的卡尔纳克
神庙，我看到一座 *%米高的方尖碑，它是一位埃及女
王所建。导游为我们翻译碑上的象形文字：“所有异国
他族都是我的臣民……我从父亲那里得到的赏赐就是
生命、永恒和统治……”看来精美的石头还会向世人诉
说：法老之所以要造方尖碑是借祭神之名，来为自己的
长治久安而树碑立传。这就像中国的皇帝自诩“天子”
一样，都是借助神权来宣扬王权的至高无上。
精美的石头也会哀叹！我曾在意大利罗马的圣彼

得广场等地看到过几座方尖碑，这都是两千多年前罗
马帝国征服埃及以后，把它们作为战利
品掠夺来炫耀武威的。土耳其伊斯坦布
尔跑马广场上的方尖碑同样是拜占庭皇
帝抢来的。而巴黎协和广场上的方尖碑
则是十九世纪初，埃及总督为了讨好强
大的法国作为礼物贡奉给法兰西的。法国作家福楼拜
说过一句很有人情味的话：“它该感到多么厌倦……它
一定非常想念尼罗河畔的故乡, ”古埃及曾经至少制作
了几十座方尖碑，可现今留存本土的只有五座。看来精
美的石头只能发一感叹：国盛碑兴，国衰碑亡。弱国，你
的命运只能是被掠夺、被进贡,

几年前，我在报上看到一则好消息，埃塞俄比亚人
民兴高采烈地迎回了 $%-.年被墨索里尼抢到意大利
的阿克苏姆方尖碑。我们当然希冀“物归原主”，然而也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文物回归的历程极其复杂而漫长。
当下有一个“全球化和人类文明共享”的理念抑或还可
以被接受。当各国游客在世界各地瞻仰那高耸入云的
方尖碑或在碑下拍照留念的时候，他们心中涌起的依
然是对埃及古文明的崇奉和敬畏；而且不可否认，时过
境迁，身在异国的方尖碑如今已同周边的胜景和谐地
融为一个审美整体了。由此可见，方尖碑早已成了伟
大、永恒和壮美的象征，它是全人类可以共享的文化遗
产。精美的石头呀，如果你真有灵性，大概也会发出欣
慰的微笑……

一切皆有可能
秦 湖

! ! ! ! 在一次培训课
上，讲师拿出一个新
鲜的苹果，一张极其
普通的钞票，问台下
的员工：“不能借助任
何辅助工具，也不许破坏
苹果的本性，在一分钟之
内，谁能将钞票插进这个
苹果里面？”
台下的员工纷纷议论

起来。有人说，用铁丝将苹
果打个洞后再将钞票插进
去；有人说，将苹果煮熟后
再用钞票插进去……但
是，这些办法都违背了问
题的前提条件。各种方法

都被逐一否定后，大家纷
纷摇头表示：这根本就是
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这时，一名员工大胆
地站起来，向讲师质疑
道：“既然问题是您提出
来的，我想您肯定有解决
的妙招吧？”

讲师微笑着点了点
头，说：“大家可要看好
了，现在就是见证奇迹的

时刻了。”讲师说着，
把钞票卷成很细很细
的尖锥状，然后对准
一处，以极快的速度
使劲一插。结果，钞票

真的插进了苹果里面。台
下的员工立即报以热烈
的掌声。 事实上，不管做
什么事情，只要找准了方
法，一切皆有可能！

母
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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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七月，张广才岭下满山遍谷椴树花飘
香，也是蜜蜂采花夺蜜的黄金季节。

这天晚上，我家三弟的养蜂场突然闯进
两只黑熊，捣毁两个蜂箱，蜂场糟蹋得一片
狼藉。三弟从地上黑熊一大一小两个爪印，
就知道是两只黑熊干的。为了查清黑熊是从
哪里来的，他便拎着开山大斧在蜂场四周转
悠，细心的三弟在山半坡上一棵小盆粗、五六
米长的大倒木跟前停住了脚步，倒木四周被
黑熊踩得溜光，倒木上留下一道道爪印和熊
毛，抬头往前边看，还有一条小道伸进大山
里。三弟明白了：黑熊是从这条小道进出蜂
场，倒木上的熊毛和爪印准是黑熊骑着圆倒
木打出溜玩或者蹭痒时留下的。会木匠手艺
的三弟围着倒木一会蹲下，一会儿又站起来，
仔细端详一阵，自言自语道：“对，抓活的。”

成竹在胸的三弟在倒木下半截的正中间劈开一
道三米左右的长缝儿，回手又用锯锯了根小碗粗、约
二米多长的圆木桩，砍成一个偏面，钉进木缝中，倒木
立时张开一道二尺左右的大口子……

吃蜂蜜已经上瘾的黑熊胆子越来越大，竟然在白
天也大摇大摆地进蜂场。
三弟为了观察黑熊的行踪，吃完早饭就挎上望远

镜爬上小房前边那棵高大叶密，足以监视全蜂场的老
榆树。天近中午，他从望远镜里看到一只黑熊探头探
脑地从倒木方向急匆匆地进了蜂场，掀掉蜂箱盖大把
掏蜜，狼吞虎咽吃了起来，炸了营的蜜蜂成群结队轮
番围攻，黑熊抡起大巴掌左右轰赶，弄得鼻子和脸全
是蜜，被激怒的蜂群一阵猛蜇，蜇得黑熊就地打滚儿，
嚎叫着钻进树林，三弟说，这回我可看见人们常说的
“黑瞎子”（黑熊）吃蜂蜜没鼻子没脸的场面。那真让人
好笑又好气！过了一会儿，
只见那只黑熊和另一只比
它稍大的黑熊出来了，这
次没进蜂场两只熊直奔倒
木走去。方才被蜇的那只
熊，胯骑上倒木从上往下
溜着玩。可是溜几次都被
立在倒木中间的木桩挡下
来，摔得四仰八叉滚到坡
下。爬上来又骑上，又摔个
倒栽葱，气急败坏的黑熊
又一次骑上倒木，两只前
爪抱着木桩前后晃动起
来，三晃两拔木桩飞向半
空，随之黑熊便嚎叫起来
……那只个头稍大的黑熊凑上去愣怔地瞅了一会，见
势不妙，慌慌张张钻进林子。

三弟知道黑熊被夹住了，从树上下来，用手机告
诉儿子：一只黑熊被活捉，快把汽车开来，拉起圆木、
大绳和那半捆比筷子粗的钢筋，再领几个年轻人来。
一个小时后汽车到了。在三弟的指挥下用大绳把

黑熊捆得结结实实，抬到小房旁边。又用圆木做成一
个方形大木笼子，放进黑熊并立即解绳松绑。木笼子
里的黑熊不吃不喝，不停地用爪子挠、嘴啃木头，直到
天黑时才安静下来。

第二天，天刚放亮，三弟到外边一看大吃一惊：只
见木笼的圆木扔得满地都是，黑熊已不知去向！近前
细看、地上遍是杂乱的熊脚印，捆笼子用的几根手指
粗的钢筋全部被拧断！见此情景三弟
心里明白：一定是那只母熊把她孩子
救走了。他自言自语地嘀咕，让它回归
大自然比圈在动物园好。从此以后，两
只闹蜂场的黑熊再也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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